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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楼梦》是韩国汉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立意深远，叙事严谨，人物众多，包罗万象，已成为域外汉

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文章以《玉楼梦》开篇的首回和次回为文本研究对象，从二元对立理论的

视角着重分析文本中天上与人间、幻梦与现实、酩酊与清醒、诸仙与凡人、复苏与萧索五组二元对立之

设，解读文本中所隐含的潜在内涵，阐释二元对立情节间的冲突、矛盾与联系，以探求《玉楼梦》开篇

的深层叙事结构和情节逻辑。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玉楼梦》开篇的“天上与人间”和“神仙与凡人”

是从空间上建构起“天界–凡间”的横向型空间叙事结构，“复苏与萧索”是隐含春秋更迭交变的纵向

型时间叙事结构，“幻梦与现实”和“酩酊与清醒”为非此即彼的理性型逻辑叙事，基于以上《玉楼梦》

开篇中交互错杂的逻辑结构，进一步丰富了整部作品的艺术表现效果和内在隐含情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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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Korean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The Yulou Dream boasts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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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meaning, rigorous narration, rich personalities and all-embracing content, which has be-
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in the study of oversea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in The Yulou Drea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nalyzing five 
binary pairs including heaven and earth, dream and reality, drunk and sober, immortality and 
mortality, recovery and destit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interpret the 
potential connotation.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se five binary pair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the conflicts, contradic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lots of binary oppositions, thereby ex-
ploring the in-depth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plot logic at the opening of The Yulou Dream.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horizontal spati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hea-
ven-earth”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spatial binary oppositions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mmor-
tality and mortality” at the opening of The Yulou Dream. Then, “recovery and desola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longitudinal temporal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implies the passage of years. “Dream and 
reality” and “drunk and sober” are narrated rationally with explicit logic. The intricate structure 
in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The Yulou Dream further enriches the artistic effect and the implied 
theme of the whol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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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韩国古典汉文文学的巅峰之作，《玉楼梦》[1]是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南永鲁创作的 64 回章回体长

篇小说，也是朝鲜古代“梦”字类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玉楼梦》开篇以天界盛宴切入，文昌星在白

玉楼宴请之上被玉帝识破“尘世之姻缘”，随之玉女、天妖星、红鸾星、诸天仙女和桃花仙五位仙女与

文昌星赏月、饮酒、叙情，酒过三巡后，被寻莲的菩萨发现而告知世尊。于是，文昌星落入凡间化身为

文武双全的杨昌曲，自此开启了他与五位妻妾非凡的传奇一生。《玉楼梦》全书内容庞杂，叙事恢宏，

情节众多，因此本论文将以《玉楼梦》开篇的首回和次回为文本研究对象，对其中包含的“天地互异”

“虚实相生”“醉醒交迭”“人神双界”“春秋之辨”五组二元对立具体情节展开详细地分析，尝试解

读文本中所隐含的潜在信息和内容，阐释五组二元对立情节间的冲突、矛盾与联系，以探求《玉楼梦》

开篇的深层叙事结构和情节逻辑。 

2. 二元对立的概念基础和理论发展管窥 

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最基本的观点[2]。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是结构主义

的开创者之一，其在代表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提出二元对立理论的相关概念，对二十世纪的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索绪尔在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以区分语言和言语为基础，

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进一步提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语言研究模式，深刻体现出了索绪尔二元

对立的语言哲学。那么可以说，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概念是对西方哲学二元对立传统的继承

和发展。 
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理论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深远，而且对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304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毕桂涛 
 

 

DOI: 10.12677/wls.2023.113041 233 世界文学研究 
 

等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二元对立理论诞生以来，各国学者不断基于索绪尔的理论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对象的内外部结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应用于分析神话的二

元对立深层结构，在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传说和原始人类思维等方面建树颇多，并提出结构应是社

会文化表层关系背后的“无意识”产物，而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则将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理论与精神

分析学说相关联，重新说明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定义隐喻与换喻的无意识原则，整合主体与他者的语言

秩序，为结构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元对立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分析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解析当代文学文本并探究文本的深层

结构之中[3]。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提出，“所有的语言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

础上的自我封闭的体系”，那么，由语言集合而成的文学文本理应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只有通过找

出文本中的代码或二元对立才能解释文本中隐藏的信息。”[4]因此，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韩国古典

汉文小说《玉楼梦》开篇中存在着五组较为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型，著者南永鲁正是借以二元对立情节中

所隐含的冲突、矛盾与联系而自然流畅地搭建出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将文本的多重叙事逻辑投射在二元

对立的具体情节之中。 

3. 《玉楼梦》开篇的二元对立项及其叙事逻辑 

3.1. 天地互异——天上与人间的对峙 

纵观文明发展历程，天地是宇宙万物的始发性因子。《玉楼梦》的开篇首回落笔天界轶事，紧随其

后的次回笔锋转向人间凡事，但从天界到人间的转换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玉皇大帝重修白玉楼，

竣缮之后宴请众仙官，文昌星乘酒兴而吟诗三则，字里行间微露下凡之思。玉皇大帝洞悉到文昌星“闲

入碧户窥人世”中的诗意所指，随即便与太乙真君商议将其谪降尘世，以此消除劫数之气和思凡念想。

至此，文昌星自天界将降至人间成为必然，即“天上–人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在首回伊始便埋下伏笔。

同时，《玉楼梦》首回的中后部分所建构的“赏月”“饮酒”“议事”“折莲”“寻花”等情节，均为

文昌星落入凡尘作了合理无痕的铺垫之举。 
再观《玉楼梦》次回，玉莲飞落下界之间，幻化成南方名山，因形如莲花初绽而唤为“玉莲峰”。

通过菩萨散花的法力，具有神话性质的情节瞬间完成巧妙转换，由天界到人间，由玉莲变名山，同时给

文昌星转世为杨昌曲的戏剧性突变制造了缓冲地带，使得小说故事的普适受容度愈为加强。从《玉楼梦》

开篇仅仅两回的篇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天上–人间”的二元对立结构从一开始就已经操控整部文学

作品的渊源和走向，并将“神话式楔子”的天地统一性融于读者意识中去[5]。 
在中西方的文化认知体系中，无论是创世神话抑或是宗教起源，天地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故

而天地信仰或为中外信仰源之一。基于“天地之说”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多文学作品借“天上–人间”

的结构原型展开，《玉楼梦》当然也不例外。天地分属阴阳两极，既能融为整体，又可直接对立，《玉

楼梦》巧妙借用先人的原始信仰并渗透其中，把天地互异的空间对峙自然地搭建出来，使其有效地激发

读者群体的集体潜意识。 

3.2. 虚实相生——幻梦与现实的碰撞 

单从长篇小说《玉楼梦》的著作名称来看，“梦”字对作品来说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玉楼

梦》在第一回中谈到，玉帝识破文昌星的尘缘，下旨令其在白玉楼饮酒赏月，偏巧偶遇五位仙女共醉月

下，“依栏而睡”，不觉便潜入梦境之中。文中并未具体描述梦中场景，但从文昌星所作的白玉楼诗句

反观，尤其“闲入碧户窥人世，一点秋烟辨九州”一句，字里行间充满了“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豪

迈气概，为下界化身为征战沙场的杨昌曲形成了隐性呼应。因此，文中虽然并未具体描述梦中的场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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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但也可以间接推断出文昌星的梦应多为凡界的历劫之事。 
再说数百年后的凡间，南方有唤作“玉莲峰”的名山，道士预言“必生特异之奇男子，以应清明地

气”。山下村落的杨贤处士和其妻许氏四十有余，膝下无儿无女，每每想到深觉孤苦凄凉，泪沾衣襟。

为舒解无处排解的“郁郁之怀”，杨处士和许夫人在暮春之际登玉莲峰，途中巧遇刻在岩壁上的观音菩

萨石刻真像，于是夫妇二人连忙“恭敬礼拜，以求嗣一念，心中暗为祝祷”。自玉莲峰返回的当晚，他

们两人双双做了奇异胎梦，并在当月就已然怀子显胎。 
所谓“胎梦”，许夫人梦到观音菩萨手持莲花，飞至玉莲峰下的村落将玉莲亲赐予她，此情此景正

是与首回菩萨“在天界散落玉莲”和“明珠落于名山”构成前后因果关联。而后，杨处士梦到玉莲峰道

士的预言成真，而金光中的奇男子原是天上文昌星，梦境中并未模糊处理天界与凡间的界限，而是以“托

梦”的形式告知凡间父亲自己的真实身份[6]。此处杨处士夫妇的“胎梦”是文昌星真正入凡的嚆矢，也

是杨昌曲开启其非凡一生的源头，使得小说顺理成章地从“天界之梦”到“凡间之梦”，而如今的“凡

间之梦”醒来，故事情节便在梦醒之后的现实中展开叙述。如此而来，南永鲁将《玉楼梦》开篇营造出

幻梦与现实的剧烈碰撞感，打造了一个真真假假、虚虚晃晃的朦胧世界。 

3.3. 醉醒交迭——酩酊与清醒的挣扎 

《玉楼梦》首回中，文昌星在白玉楼赋诗三首时，就已经是乘着醉兴而落笔吟咏。玉皇大帝察觉到

文昌星的思凡之念，借“今夜月色极佳，汝仍留玉楼，赏月叙情而归”为由助其雅兴。正当文昌星醉后

深感孤寂之时，玉女、天妖星、红鸾星、诸天仙女和桃花仙五位仙女纷纷在白玉楼相会。面对七夕佳节

的玉楼皓月，文昌星与五仙女免不了把酒言欢，畅叙闲情，可谓是“奇异之姻缘”。 
酒过三巡，六仙官已然是“满座大醉”，“玉楼风月居然变作壶中天地”。“酒后吐真言”并非全

无道理，文昌星和五仙女初次相逢便宿醉而梦，“吾奉玉帝之命，良宵明月，几乎独乐，不期与诸娘相

逢，此亦不易得之奇遇”，“诸方玉女操持高尚，从未曾有过求酒之事”，足以见得“醉梦之乐”其实

是他们本心所渴望的“感兴而未敢之事”，只是缺少某一个饮醉时机，因此才会有醉后五仙女“天上人

间，都是一样”的下凡念头，而清醒时刻是断不能口出如此祸患之言的，可以间接地窥见当时时代思潮

下进步意识与传统封建思想禁锢间的交错与矛盾[7]。 
菩萨在寻找丢失的玉莲之时，“随其光彩到白玉楼。只见杯盘狼藉，觥筹交错，六仙官尽皆烂醉如

泥，相于枕藉。”以菩萨的视角来看，足可以见得文昌星和五仙女早已是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众仙官

虽然在天界拥有相对自由的权限，却并非没有规约的天条律令，这样的酒醉场景显然已经逾越了天界制

度，那么“入凡了尘缘”理应成为文昌星和五仙女的“惩罚”和“机会”。下界之后，他们众人醉酒而

醒便是另外一副凡人面孔，在人间再度演绎另外一场人生传奇。“醉了醒，醒了醉”，如此循环往复的

醉醒之间，是文昌星和五仙女在天上与人间的挣扎状态——其一是展现文昌星与五仙女对“尘缘之事”

的情感思考，在烂醉之中唤醒潜意识中的反叛因子，其二是将文昌星和五仙女的天界之事以朦胧表意的

方式带至人间，以此开始他们六人的凡尘传奇叙事。所以，不难看出，在《玉楼梦》开篇中，宿醉与清

醒的挣扎是两性情感符号的差异与互补，也是对自身身份体验的一种弥补性反馈，可以使存在的负面性

因子在非理性反思中消失殆尽。 

3.4. 人神双界——诸仙与凡人的轮转 

人神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一方不具备任何特异功能，一方可以将

世间万物悉数洞察。这里所指的“神”是广义上的“神”，即所有拥有非普通凡人所能及的能力之“非

凡者”，诸如宗教信仰、民间故事、巫俗文化、文学典故等在内的各类超世俗形象。《玉楼梦》首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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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发生于天界之中，文中所含形象无论是分属于佛教形象、道教形象、其他通灵者，抑或是分属于星宿、

花神、海神、妖魔等，所涉及的形象无一例外都是“神仙”之类。天庭中这些超脱于普通凡人的“神仙”

有着和普通凡人极为相像的往来、交流和情感等基本社会性需求，但当“神”从天上降至人间脱胎为“人”

时，却又并非籍籍无名的等闲之辈，多数会成为某一领域或地方的佼佼者。由此可以看出，凡人对于“天

界之物”的敬畏体现在将其“神化”，为其添加凡人所不能及的非凡能力，以便于在遇到普通民众所难

纾解的困难、灾祸、异端时，可以寻求天上神灵的力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神与人是相生相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神人关系原型并非一种至上的关系模式，其实与天命信仰、

天帝崇拜模式相似，是依人而异的关系本位，强调其“人主之情，上通于天”[8]。在《玉楼梦》首回和

次回中，所出现的“非凡者”类别丰富，形象众多，为了能够直观来加以分析，具体统计情况如下表所

示： 
 
Table 1. “Extraordinary person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in The Yulou Dream 
表 1. 《玉楼梦》首回与次回中所出现的“非凡者”统计 

“非凡者”类别 

 道教 佛教 其他 

天界 

玉皇大帝、文昌星(文曲星)、太乙真君、四海龙王、

玉女、天妖星、红鸾星、 
诸天仙女、桃花仙、麻姑仙子、嫦娥、 
云孙娘娘(织女娘娘)、天台山之姑、 
酒星、天驷星、北斗星、各仙官 

释迦世尊、 
观音菩萨、 
司摩诃池、 
贝多罗数、 

阿难 

侍女、仙童、彩凤、

青鸾、红鸾、 
玉莲花、五颗明珠、

牛郎、青龙 

人间 玉莲峰道士、文曲星 观音菩萨、 
(玉莲峰) 

玉莲峰、玉莲花、

(胎梦) 

 
据表 1 所示，玉皇大帝、文昌星(文曲星)、太乙真君、四海龙王、玉女、天妖星、红鸾星、诸天仙女

和桃花仙等《玉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多以道教的化仙形象出现。在天上与人间的时空叙事变化中，

观音菩萨和玉莲花的出现起到纽连两个不同空间的重要作用，将情节自然地构架出“神仙–凡人”的二

元对立形态，瞬间使得空间叙事流畅且结构宏大起来。 
在《玉楼梦》的次回才真正出现了诸如杨处士和其妻许氏等凡人形象，同时也出现了“神化凡人”

的杨昌曲，但从出现的凡间人物形象来看，多数为传统的儒生形象，从侧面展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背

景之下，普通民众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理想的追求。文昌星从一朵玉莲幻化成文武双

全的杨昌曲，而后玉女、天妖星、红鸾星、诸天仙女、桃花仙陆续完成尹小姐、黄小姐、江南红、碧城

仙和一枝莲的身份转换，在天意的安排之下神人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玉楼一梦”的人间传奇

传达出神与人的和谐共处，同时也体现了人与神的共同意志。 

3.5. 春秋之辨——复苏与萧索的割裂 

文昌星在白玉楼承帝命赏月叙情的时节为金秋之际，从他作白玉楼诗的首句即为“珠露金飙上界秋”

可以略知一二。后文提到“此时乃秋七佳节，金风萧瑟，银河耿耿，万里碧空，点云如扫”，直接指出

白玉楼落成宴设在了秋七佳节的良辰吉日，又以“今日七七佳节，云孙娘娘下降牵牛”验证恰是凡间的

七夕乞巧日时分。 
七七之日，古代女子多会对月穿针并摆桌献祭，虔诚祈祷如织女般心灵手巧，如愿获得美满幸福的

姻缘。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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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描绘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乞巧节时许下浪漫誓约，效仿牛郎织女之爱情传奇。在《玉楼梦》中，文昌

星听闻“云孙娘娘下降牵牛”后，虽然面露微笑，但不久便望月而感“清净淡泊”，那文昌星所带微笑

到底该是“无奈苦笑”还是“艳羡之笑”？其实不难推断而知。而后，文昌星与玉女、天妖星、红鸾星、

诸天仙女、桃花仙五位仙女的饮酒叙情同样是在七夕时节，特殊的时间节点辅之特殊的情愫催生，不免

使人推测出文昌星在入凡之后会和五仙女产生旷世爱恋的纠葛，而整部作品就是将杨昌曲先后娶五女为

妻妾作为小说的爱情暗线。 
另外，七七前夕也有“种生求子”的节日习俗，即利用粟米“泡巧”而得的嫩豆芽，使其与神话人

物、动植物、婴孩等蜡塑或玩偶置于水土之上，以求顺利得子。除“种生”习俗外，也有诸如“泡巧”

“水上浮”“化生”等求子之俗。这些的古代旧时的七夕习俗又与第二回许夫人求子心切而转向神灵相

助的情节不谋而合，原是在天界的七夕时节早就已经注定杨处士的得子不易之缘。 
常言道：天上一日，已是地下多年。天界菩萨将玉莲花掷入下界化作名山，故后文昌星托梦于杨处

士夫妇再生杨昌曲，时间跨度之久已有近数百年。“时杏花已尽，踯躅盛开，处处舞蝶，谷谷蜂歌，催

促一年春光”，可知杨处士和许氏登玉莲峰并生“胎梦”显然为暮春时节，而春天正是一年四季之始源，

象征着万物即将破土复苏且推陈出新，这样的时间安排透露出杨昌曲的出现将开启新的生命活动周期，

也将立志出仕、建功立业的作家意识通过文字自然地迸发出来[9]，成为具有突破一定封建礼教文化的进

步性因素。 

4. 结语 

《玉楼梦》在韩国古典小说中具有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理论角度分析《玉

楼梦》的开篇，首回和次回中存在天上与人间、幻梦与现实、酩酊与清醒、诸仙与凡人、复苏与萧索五

组二元对立之设。“天上与人间”和“神仙与凡人”是从空间上建构起“天界–凡间”的横向性叙事结

构，顺理成章地将叙事环境由天庭转为下界，整体情节自然流畅且不觉怪诞；“复苏与萧索”隐含天界

故事发生在秋季七七佳节，文昌星下界转世为杨昌曲却为春季复苏之时，这样春与秋的更迭交变在作品

中恰好与情节铺设相一致；“幻梦与现实”和“酩酊与清醒”显然是两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理性型

逻辑叙事，“梦中醒来，醒来再梦”或者“醉了醒，醒了醉”两种状态正是对文昌星和五位仙女心理状

态的模糊性写照。如分析研究所阐释，《玉楼梦》开篇中借多组二元对立模型建立起情节间的冲突、矛

盾与联系，其中既涵盖横向型空间叙事结构和纵向型时间叙事结构，也囊括理性型逻辑叙事结构，这样

的叙事结构和情节逻辑使得整部作品愈为立体多样、丰富饱满且充满神秘色彩，对深入研究域外汉文学

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和文学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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